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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阿关系源远流长ꎬ 影响深远ꎮ 很多阿拉伯文和中文史籍文

献对唐、 宋、 元时期的中阿文化交流有丰富的记载ꎮ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ꎬ 阿

拉伯人与中国人不仅建立了一条经济带ꎬ 也构建了一条富有多彩活力的文化

带ꎮ 这条文化带盛于唐ꎬ 辉煌于两宋ꎬ 蓬勃发展于元ꎬ 中阿文化交流在此期

间取得了丰硕成果ꎮ 丝路文化带的繁荣促进了中阿商旅往来与经贸活动ꎬ 增

进了中阿人民的相互了解与民族融合ꎬ 推动了中阿科学知识与制造技术的双

向流动ꎬ 为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与和谐共生奠定了基础ꎮ 在 “一带一路” 倡议

背景下ꎬ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应以史为鉴ꎬ 深化双边人文交流ꎬ 加强新时期丝

路文化带的建设ꎬ 以进一步推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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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大使 (北京　 １００６０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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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是造福于沿线

人民的经济、 文化和人文领域的合作机制ꎬ 旨在实现沿线国家的共赢发展ꎮ
事实上ꎬ 阿拉伯人是 “一带一路” 的天然合作伙伴ꎬ 阿拉伯人的港口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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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古代 “丝绸之路” 沿线的重要站点ꎬ 为丝路经济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

了重要贡献ꎮ 回望数个世纪ꎬ 中阿商旅往来穿梭于这条商路ꎬ 不仅推动了东

西方的贸易往来ꎬ 也传播了宗教文化ꎬ 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ꎮ 早

在前伊斯兰时代ꎬ 中阿之间的交流往来就业已存在ꎮ 由于享有独特的地理位

置ꎬ 阿拉伯半岛地区是地中海与亚洲东部诸国古老商路的重要连接点ꎬ 发现

于东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的希木叶尔文字石刻为此提供了有力佐证ꎮ① 此外ꎬ 中

国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名学者沈福伟也谈到ꎬ 在 “春秋时期的古墓中发

现了一颗蜻蜓眼珠样式的埃及玻璃珠” 这一史实ꎮ② 尽管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地

区相隔万水千山ꎬ 但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从未间断ꎬ
形成了一条富有多彩活力的文化带ꎮ 唐朝至元朝时期是中阿文化交流的兴盛

时段ꎮ 本文拟基于中阿古代史籍文献ꎬ 探究这一时段丝路文化带的深远影响ꎬ
展现绵延数个世纪的中阿文明对话与文化融合ꎮ

一 　 唐代中阿丝路文化带的繁盛

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ꎬ 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ꎮ 公元 ７ 世纪后ꎬ
伊斯兰文明在广阔领域的深入传播ꎬ 与唐帝国的繁荣稳定交相辉映ꎬ 中阿之

间的人员交往与经贸往来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ꎮ
(一) 商旅人员的流动

活跃的商业贸易与频繁的文化往来ꎬ 使得前来中国并定居于此的商旅人

员日益增多ꎮ 唐帝国的都城长安也同巴格达一样ꎬ 成为极具吸引力的世界文

化中心ꎮ 阿拉伯人、 古叙利亚人和波斯人来到这座都城ꎬ 与中国、 朝鲜、 日

本和印度的学者在宗教、 文学和文化领域进行广泛交流与讨论ꎮ③ 这是古代不

同文明之间的对话ꎬ 也是文化带上一种成熟的文化共存方式ꎮ
事实上ꎬ 当丝路文化带上的两大文明中心长安和巴格达一同步入繁荣时ꎬ

自北魏起在中国长期居留的阿拉伯人就已完成本地化ꎬ 成为大唐的臣民ꎮ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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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商贸活动外ꎬ 阿拉伯人还从事手工业制造ꎬ 如公元 ６２２ 年他们在广州

建立了一个工坊ꎮ① 早在公元 ６２８ 年之前ꎬ 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娶

中国女子为妻ꎬ 因为在 ６２８ 年唐太宗曾下旨禁止外族人离开时带走中国妻

子ꎮ② 阿拉伯典籍中的相关记载为此提供了佐证ꎬ 伊本􀅰纳迪姆③在 «目录»
中写道: “如果我们有人娶了中国的妻子ꎬ 想要离开时ꎬ 会被告知: ‘留下土

地ꎬ 带走种子ꎮ’ 如果被人发现他偷偷带走妻子的话ꎬ 就要缴纳罚款ꎮ”④ 这

些归化的阿拉伯人很早就建有中国式的私塾ꎬ 充分表明了他们融入中国社会

的意愿ꎮ⑤ 实际上ꎬ 这部分人为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奠定了基础ꎬ
因为在明朝及之后的历史文献中都记载着一个史实ꎬ 即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期

间ꎬ 曾有 ４ 个阿拉伯人自阿拉伯半岛前来中国传教ꎮ 第一个人定居广州ꎬ 第

二个人定居扬州ꎬ 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定居泉州ꎮ⑥ 但是ꎬ 也有到中国传播基

督教聂斯托利派 (景教) 信仰的阿拉伯人ꎬ 在 «目录» 中的 “中国人的教义

及其片段” 部分记载有以下内容: “大约在公元 ９８０ 年ꎬ ６ 名纳季兰人牧师被

贾斯利歌派往中国传教ꎬ 其中一位名为纳季兰尼的牧师和另外一个人在六年

后从中国归来ꎮ”⑦ 他向这本书的作者伊本􀅰纳迪姆讲述了其中的经历ꎮ
伊拉克学者哈迪􀅰阿莱维指出ꎬ 早在公元 ６３５ 年哈里发欧麦尔执政初期ꎬ

一个在中国史籍中名为阿罗本的基督教传教士就从伊拉克摩苏尔来到了中国ꎮ
阿罗本此行的目的是在中国传播聂斯托利派教义ꎬ 唐太宗接见了他并准许他

在长安建立一座教堂ꎮ⑧ 在今天的西安ꎬ 依然可以看到那座于公元 ７８１ 年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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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阿拉伯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功绩而立的石碑ꎮ① 因此ꎬ 正如哈迪􀅰阿莱维所

言ꎬ 允许来华阿拉伯人传播宗教信仰ꎬ 建造教堂和清真寺ꎬ 有力地证明了中

国人对外来宗教的包容ꎮ 来华定居的阿拉伯人既没有受到文化上的压迫ꎬ 也

没有与中国人发生文化对抗ꎮ 他们不仅融入了中国社会ꎬ 甚至还参加了科举

考试ꎬ 而这不仅要精通中文ꎬ 还需要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

认知ꎮ 据唐朝史籍记载ꎬ 唐宣宗年间ꎬ 一个名为李彦升的大食人由汴州刺史

推荐参加科举考试ꎬ 一举及第ꎬ 入朝为官ꎮ 他也因精通中国文化被冠以 “形
夷而心华” 的美誉ꎮ② 得益于阿拉伯人对中国了解的不断深入ꎬ 以及下文即将

讲述的阿拉伯历史和地理学家对中国正面形象的塑造ꎬ 当阿拉伯帝国内部政

治社会矛盾激化后ꎬ 一些反对者将中国视为避难之地ꎮ
乔治􀅰胡拉尼 (Ｇｅｏｒｇｅ Ｆ􀆰 Ｈｏｕｒａｎｉ) 援引历史学家麦尔瓦兹③的记载称ꎬ 有

什叶派人士在公元 ７５０ 年从呼罗珊流亡至中国ꎬ 落脚在一条面朝港口的大河

中的一座岛屿上ꎮ 这群人此后一直居留于此ꎬ 从事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中转

贸易活动ꎮ④ 哈迪􀅰阿莱维在 «中国拾珍» 中对此进行了精辟点评ꎬ 他认为对

于当时的穆斯林来说ꎬ 东方和欧洲都属于异教徒的土地ꎬ 但反对派宁愿前往路

途遥远的东方也不选择距离更近的欧洲ꎬ 其原因就在于东方从未出现过像穆斯

林与基督徒之间发生的那种大规模宗教战争ꎬ 而这也为区分异教徒之地和战争

之地提供了依据ꎮ 哈迪说: “即使这是一个政治判例ꎬ 而不是从教法上对这二者

进行区分ꎬ 但穆斯林在现实中却已经遵循了这一区分原则ꎮ” 他还指出ꎬ 在伊斯

兰文学中ꎬ 当提到中国和印度时ꎬ 叙述者的语气往往是自然且平和的ꎬ 而提及

罗马和法兰克王国时却伴随着咒骂ꎮ 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被称作罗马暴君ꎬ 法兰

克国王则被称为暴君或法兰克暴君ꎬ 而对中国和印度君王的称呼则是正常的ꎮ⑤

(二) 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习俗的相互认知

阿拉伯人是最早将中国介绍给世界的民族之一ꎮ 在唐代ꎬ 一些阿拉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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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学家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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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商旅对中国进行了深入的考察ꎮ 在他们的游记中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宝

贵资料ꎬ 其中首推伊拉克商人和旅行家苏莱曼􀅰西拉非ꎮ 苏莱曼对中国情况

之熟稔ꎬ 给人感觉他并非商人而是一位学者ꎮ 在记录其旅行见闻的 «中国印

度见闻录» 中ꎬ 苏莱曼对中国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进行了详细记述ꎮ 他

描述了中国帝王的公正ꎬ 统计了中国城市的数量ꎬ 称中国有 ２００ 多座城市ꎬ
每座城市都有王与宦官ꎬ 并下辖若干小城ꎮ① 在谈及中国人的宗教时ꎬ 苏莱曼

写道: “中国人崇拜偶像ꎬ 向其礼拜ꎬ 并祈求祷告ꎬ 他们有经典和宗教ꎮ” 苏

莱曼似乎也知道中国佛教源自印度: “中国没有知识 (宗教)ꎬ 他们的宗教来

自印度ꎮ” 而对于在华穆斯林ꎬ 苏莱曼称他们享有信仰自由ꎮ② 此外ꎬ 苏莱曼

还提到古代中国的医学和天文学: “中国人有医学ꎬ 其中使用最多的是灸ꎬ 中

国人也有星相学ꎮ”③

苏莱曼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ꎮ 他指出ꎬ 所有中

国人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ꎬ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ꎬ 小孩还是成年人ꎬ 都要识字

习文ꎮ” 而且ꎬ “每城皆有一私塾ꎬ 穷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在此接受教育ꎬ 饮食

则由国家供给ꎮ” 苏莱曼还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饮茶习惯: “他们将干草

用热水冲泡后饮用ꎬ 每个城市都有这种干草生意ꎬ 且数量巨大ꎮ 他们称此物

为茶 (Ｓａｋｈ)ꎮ”④

除苏莱曼等旅行家外ꎬ 阿拉伯地理学家们也对中国进行了研究ꎬ 如在伊

本􀅰鲁斯特⑤的著作中有一些唐朝与吐蕃的资料ꎮ 他提到了吐蕃空气状况以及

唐与吐蕃所产麝香的区别ꎬ 称 “最好的麝香来自广州”ꎮ 此外ꎬ 他还历数了前

往中国的商路ꎮ⑥ 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地理著作当属伊本􀅰胡尔达兹比赫⑦的

«道里邦国志»ꎮ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是研究中阿海陆贸易路线的专家ꎬ 对沿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阿拉伯] 艾布􀅰宰德􀅰哈桑􀅰本􀅰叶齐德􀅰西拉非著: «西拉非印度、 中国、 日本和印尼游

记» (阿文)ꎬ 巴格达: 现代出版社ꎬ １９６１ 年版ꎬ 第 ４４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３４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４９ ~ ５０ 页、 第 ５５ ~ ５７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４７ 页、 第 ４９ 页和第 ５２ 页ꎮ
全名艾哈迈德􀅰本􀅰欧麦尔􀅰本􀅰鲁斯特 (? —９１２)ꎬ 十世纪波斯探险家和地理学家ꎬ 著有

«珍宝录»ꎮ ———译者注

[阿拉伯] 伊本􀅰鲁斯特著: «珍宝录» (阿文) 第七卷ꎬ 莱顿: 博瑞学术出版社ꎬ １８９２ 年

版ꎬ 第 ３１３ 页ꎮ
本名艾布􀅰卡西姆􀅰欧拜杜拉􀅰本􀅰阿卜杜拉 (８２０—９１２)ꎬ 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和地理学

家ꎮ 著有 «道里邦国志»ꎬ 又称 «省道记» 或 «道程与郡国志»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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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３００ 多个城市的情况了若指掌ꎮ 在论及中国的精美瓷器时ꎬ 他详细描述了

通向中国的路线: “鲁京是中国的第一个港口ꎬ 走海路或陆路 １００ 波斯里①即

可抵达ꎮ 从鲁京航海只需 ４ 天ꎬ 便可到达中国最大的港口康府ꎬ 陆行则需约

２０ 天ꎮ”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还指出了从康府到汉久再到康图的路线ꎬ② 并介

绍了中国的大体情况与位置ꎬ 如 “中国有 ３００ 座大城市ꎬ 人口稠密ꎬ 声名远

扬ꎮ 中国的边界从大海延伸到吐蕃和突厥ꎬ 向西抵达印度ꎮ”③ 此外ꎬ 他介绍

了从北非到中国的路线: 先从克里斯玛到君士坦丁堡再到巴格达ꎬ 之后前往

乌布拉ꎬ 继而前往阿曼ꎬ 从那里再前往信德、 印度和中国ꎬ④ 并称 “所有的道

路彼此相连”ꎮ⑤ 可以说ꎬ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是研究中世纪中阿海陆

交通线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ꎬ 也是研究这一时期丝路文化带的重要文献ꎮ
关于中国的记述在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占有一席之地ꎮ 例如ꎬ 晚

唐时期的雅古比⑥在 «雅古比历史» 中提到了中国的帝王ꎬ 指出他们是公正

的君主ꎮ 他还记录了在巴比伦时期中国使团到访伊拉克的情况ꎮ 同样ꎬ 他也

详细描述了通往中国的海陆航线ꎬ 以及中国人的习俗ꎬ 如 “他们崇拜偶像和

日月ꎬ 他们的偶像有节日ꎬ 最大的节日就是在每年初一ꎬ 名为扎拉尔ꎮ 人们

纷纷出门聚集在一起ꎬ 欢声笑语ꎬ 准备丰盛的食物和饮品”ꎮ⑦

与此同时ꎬ 在中国唐朝也不乏介绍阿拉伯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的典籍ꎬ
首当其冲的就是杜环的 «经行记»ꎮ 杜环是唐朝著名历史学家杜佑的族子ꎬ 在

怛逻斯之战中被俘ꎬ 后被带到当时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库法ꎮ 杜环在阿拉伯国

家游历十年后ꎬ 于公元 ７６２ 年乘商船回到中国ꎮ 归国后ꎬ 杜环将他在阿拉伯

国家的生活和游历见闻悉数写入了 «经行记» 中ꎮ 杜环对巴格达和库法等地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１ 波斯里约合 ３􀆰 ２５ 英里ꎮ ———译者注

对于上述地名ꎬ 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鲁京是交州ꎬ 康府是广州ꎬ 汉久是泉州ꎬ 康图是

江都ꎮ ———译者注

原载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 «道里邦国志»ꎮ 该书部分内容被艾布􀅰法拉吉􀅰古达迈􀅰本􀅰
贾法尔􀅰巴格达迪引用在他的 «税册及其编写» 一书中ꎬ 参见 [伊拉克] 艾布􀅰法拉吉􀅰古达迈􀅰
本􀅰贾法尔􀅰巴格达迪著: «税册及其编写» (阿文)ꎬ 巴格达: 穆萨那出版社ꎬ １８８９ 年版ꎬ 第 ６９ 页ꎮ

克里斯玛位于今苏伊士湾北部ꎮ 乌布拉位于波斯湾北部巴士拉以东地区ꎮ 信德约为今巴基斯

坦信德省地区ꎮ ———译者注

[伊拉克] 艾布􀅰法拉吉􀅰古达迈􀅰本􀅰贾法尔􀅰巴格达迪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５４ 页ꎮ
全名艾哈迈德􀅰本􀅰艾比􀅰雅古比􀅰本􀅰贾法尔 (? —８９７)ꎬ 九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

学家ꎬ 著有 «列国志» 和 «雅古比历史» 等ꎮ ———译者注

[阿拉伯] 雅古比著: «雅古比历史» (阿文) 第一卷ꎬ 贝鲁特: 萨迪尔出版社ꎻ 贝鲁特出版

社ꎬ １９６０ 年版ꎬ 第 １８１ 页、 第 １８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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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 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述ꎬ 反映了库法的社会生

活和阿拔斯王朝的形势ꎮ① 杜环的 «经行记» 是中国记载伊斯兰教最早的汉

文典籍ꎬ 客观准确地反映了那一时期伊斯兰教治下的社会生活与经济状况ꎮ
此外ꎬ 唐德宗时期的地理学家贾耽的 «皇华四达记» 也是一部佳作ꎬ 里面包

含有很多关于阿拉伯世界的资料ꎮ
唐朝历史典籍中有关阿拉伯的记载ꎬ 不仅反映了中国对阿拉伯半岛政治

和经济情况的深入了解ꎬ 也反映出中国对这一地区局势变化的密切关注ꎮ «旧
唐书» 中记载: 大食国 (阿拉伯) 在安息 (波斯) 之西ꎬ 以古莱氏部落为主

导ꎮ 该部落分为哈希姆氏族和麦尔旺氏族ꎮ 哈希姆氏族中出现了一个勇健多

智的男人 (先知穆罕默德)ꎬ 他与敌人英勇作战并成为叶斯里卜 (麦地那)
的执政者ꎮ② «旧唐书» 中还记载: “大业中ꎬ 有波斯胡人牧驼于俱纷摩地那

之山ꎬ 忽有狮子人语谓之曰: ‘此山西有三穴ꎬ 穴中大有兵器ꎬ 汝可取之ꎮ 穴

中并有黑石白文ꎬ 读之便作王位ꎮ’ 胡人依言ꎬ 果见穴中有石及矟刃甚多ꎬ 上

有文ꎬ 教其反叛ꎮ”③

尽管该记载与历史事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出入ꎬ 但它仍比较清晰地讲述了

伊斯兰教初期的情况ꎬ 即从先知穆罕默德隐居麦加郊外的希拉山山洞ꎬ 真主

向其降下启示ꎬ 之后先知开始与伊斯兰教敌人斗争ꎬ 最后迁徙麦地那成为首

位执政者的全过程ꎮ 在 «旧唐书» 和 «新唐书» 中ꎬ 还记载有阿拉伯军队的

行军路线ꎬ 如从沙漠中出发越过底格里斯河ꎬ 最后达到印度ꎮ 中国人对伍麦

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有明确的区别ꎬ 他们将伍麦叶人称为白衣大食ꎬ 而将阿

拔斯人称为黑衣大食ꎮ 中国人还了解并记载了伊斯兰帝国的内部斗争ꎮ④

(三) 工匠技艺的传播与交流

除了中国的地理环境与社会风俗外ꎬ 阿拉伯地理和历史学家还记录了中

国的精美器物与工匠的高超技艺ꎮ 例如ꎬ 伊本􀅰法齐赫⑤在 «诸国简编» 中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通典􀅰边防九􀅰大食国»ꎮ 译文为 «通典» 原文ꎬ 引自 [唐] 杜佑: «通典» (下)ꎬ 岳麓书

社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２ ７５６ 页ꎮ
«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ꎮ
译文为 «旧唐书» 原文ꎬ 引自 [后晋] 刘昫等撰: «旧唐书» 第 ４ 册ꎬ 陈焕良、 文华点校ꎬ

岳麓书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３ ３６３ 页ꎮ ———译者注

参见 «旧唐书􀅰西戎传􀅰大食国» 和 «新唐书􀅰西域传􀅰大食»ꎮ
本名艾布􀅰伯克尔􀅰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哈马达尼 (? —９５１)ꎬ 又名伊本􀅰法齐赫ꎬ

波斯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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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道: “中国人擅于手工制造ꎬ 在这方面真主赋予了他们举世无双的天赋ꎮ 他

们有精美光滑的丝绸、 夜明灯以及其他巧夺天工令人称奇的器物ꎮ”① 他甚至

认为中国工匠参与了所罗门神殿的建造ꎬ 在神殿装饰与铜器制作方面贡献技

艺ꎬ 因为所罗门王曾 “派人到中国带回了一个能制作黄铜和青铜器的匠

人ꎮ”② 但是伊本􀅰法齐赫并未说明这一史料源于何处ꎮ
历史学家泰伯里③在谈及新疆喀什时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器物的精美: “在

这一年 (公元 ７５１ 年)ꎬ 巴尔赫的首领艾布􀅰达乌德􀅰哈立德􀅰本􀅰易卜拉欣

攻入喀什ꎬ 从喀什人手中劫掠了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中国镶金器皿ꎬ 此外还

有夜明灯、 丝绸绸缎等其他中国珍宝ꎮ”④ 另一位历史学家麦斯欧迪⑤对中国

人的高超技艺颇为赞赏ꎬ 他在 «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 中写道: “在真主所造

物中ꎬ 该国人民拥有最为灵巧的双手ꎬ 极为擅长雕刻与绘画ꎬ 任何一个民族

都无法制造出超过他们所造之物的东西ꎮ”⑥

中国工匠的高超技艺不只被记录在文献典籍中ꎬ 也通过文化带切实传入

了阿拉伯地区ꎮ 杜环在 «经行记» 中提到过库法的陶瓷和玻璃市场ꎬ 并称他

在库法时遇到了一些来自大唐的画师和纺织技工ꎬ 其中有两名画匠樊淑和刘

泚来自京兆 (长安)ꎬ 另有两名纺织技工乐陵、 吕礼来自山西ꎮ⑦

而中阿技术交流应肇始于造纸术的西传ꎮ 公元 ７５１ 年怛罗斯之战后ꎬ 精

通造纸技术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入阿拉伯ꎮ 张广达援引阿拉伯历史学家塔

米姆􀅰本􀅰巴哈尔的记载称ꎬ 塔米姆本人曾在撒马尔罕亲眼见到过精通造纸

术的儿童ꎬ 他们是中国战俘的后代ꎮ⑧ 公元 ７９３ 年ꎬ 在哈里发哈伦􀅰拉希德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阿拉伯] 伊本􀅰法齐赫著: «诸国简编» (阿文)ꎬ 莱顿: 博瑞学术出版社ꎬ １８８５ 年版ꎬ
第 ２５１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９９ 页ꎮ
全名穆罕默德􀅰本􀅰哲利尔􀅰泰伯里 (８３８—９２３)ꎬ 中世纪 «古兰经» 注释家、 圣训学家、

伊斯兰教法学家和历史学家ꎬ 阿拉伯编年体史书鼻祖ꎮ ———译者注

[阿拉伯] 泰伯里著: «历代先知和帝王史» (阿文) 第七卷ꎬ 穆罕默德􀅰艾布法德鲁􀅰易卜

拉欣校订ꎬ 开罗: 知识出版社ꎬ 无出版年份ꎬ 第 ４６４ 页ꎮ
全名阿里􀅰本􀅰侯赛因􀅰本􀅰阿里􀅰麦斯欧迪 (８９６—９５７)ꎬ 旧译马苏第ꎬ 阿拉伯历史学家、

地理学家和旅行家ꎬ 著有 «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ꎮ ———译者注

[阿拉伯] 麦斯欧迪著: «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 (阿文) 第一卷ꎬ 穆罕默德􀅰穆赫伊丁􀅰阿

卜杜勒哈米德校订ꎬ 开罗: 世界图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１４６ 页ꎮ
«通典􀅰边防九􀅰大食国»ꎮ
张广达: «海舶来天方ꎬ 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历史联系的回顾»ꎬ 载周一良主

编: «中外文化交流史»ꎬ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版ꎬ 第 ７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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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意和支持下ꎬ 第一个由中国工匠主持建造的造纸工坊在巴格达建成ꎮ
此后ꎬ 另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造纸厂出现在了大马士革ꎮ 公元 ９００ 年左右ꎬ
造纸术传入埃及ꎬ 之后于公元 １１００ 年左右传入摩洛哥的马拉喀什ꎬ 又在公

元 １１５０ 年左右传入安达卢西亚 (西班牙)ꎮ① 此后ꎬ 造纸术才传入欧洲和

美洲ꎮ
事实上ꎬ 阿拉伯古代典籍中就有造纸术从中国传入的明确证据ꎮ 伊

本􀅰纳迪姆指出: “来自中国的制造技术在胡罗珊被广泛应用ꎬ 如造纸技

术ꎮ”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将纸张作为撒马尔罕的特产之一ꎬ 撒马尔罕生

产的纸取代了此前用于书写的埃及纸和兽皮ꎬ 因为撒马尔罕纸的质量更好ꎬ
也更柔软细腻ꎬ 而这只能出自中国ꎮ②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也提到: “被齐

亚德􀅰本􀅰萨利赫③俘虏的中国战俘在伊历 １３５ 年前抵达了撒马尔罕ꎬ 从那时

起造纸行业开始出现ꎬ 纸张变成了撒马尔罕人的贸易商品ꎬ 被销往全国各

地ꎮ”④ 比鲁尼⑤也认为造纸术传自中国战俘ꎬ 在 «印度志» 中他写道: “撒
马尔罕的 (造纸) 产业始于战俘ꎬ 然后扩展至全国各地ꎬ 解决了纸张匮乏

的问题ꎮ”⑥

除造纸术外ꎬ 中国的制瓷与纺织技术也在这一时期通过文化带传入了阿

拉伯ꎬ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ꎮ 在哈里发穆阿塔绥姆于公元 ８３８ 年下令建造的萨

马拉城地穴中ꎬ 发现了一些仿中国样式的伊斯兰瓷盘ꎬ 以及大量产自中国的

瓷器ꎬ 其中一些仍陈列在巴格达博物馆ꎮ 萨马拉阿拉伯人仿制中国瓷器的水

平很高ꎬ 成品几乎与从中国进口的瓷器如出一辙ꎬ 仅凭肉眼难以分辨ꎬ 只能

通过检测土质来进行判定ꎮ 在萨马拉出土的中国样式器物中ꎬ 有一种短嘴单

把双耳壶ꎬ 壶身上的黄色琉璃线与深红色浮花锦缎交相辉映ꎬ 这是唐代瓷器

所特有的装饰图案ꎮ 在制瓷工艺后ꎬ 丝绸纺织技术也传入阿拉伯ꎬ 在苏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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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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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 前引文ꎬ 第 ７５４ 页ꎮ 也可参见 [美国] 菲利普􀅰希提、 爱德华􀅰乔治、 加布里埃

尔􀅰贾布尔著: 前引书ꎬ 第 ４２５ 页ꎮ
[阿拉伯] 伊本􀅰纳迪姆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３９２ 页ꎮ
阿拔斯王朝将领ꎮ 在 ７５１ 年的怛罗斯战役中击败唐朝将领高仙芝ꎮ ———译者注

[阿拉伯] 伊本􀅰纳迪姆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３９２ 页ꎮ
全名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比鲁尼 (９７３—１０４８)ꎬ 中世纪科学家、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ꎬ

对数学、 天文学、 历法学和地理学的研究也颇为精深ꎬ 著有 «麦斯欧迪原理»、 «药理学»、 «地理志»
等ꎮ ———译者注

[阿拉伯] 比鲁尼著: «印度志» (阿文)ꎬ 奥斯曼知识界出版社ꎬ １９５８ 年版ꎬ 第 １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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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马士革开设有数家丝绸工厂ꎮ① 因此ꎬ 中阿之间不仅有商品流通ꎬ 也有技

术与工艺的传播与交流ꎬ 伊斯兰瓷器艺术的发展就是一个明证ꎮ
(四) 医药知识的互鉴

医药交流是唐代中阿文化带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成果ꎮ 阿拉伯医药自唐代

早期就享有很高的知名度ꎮ 在阿拉伯人运往中国的货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草

药ꎮ 在 «唐大和尚东征传» 一书中ꎬ 记载有唐朝天宝年间来华穆斯林商船的

情况ꎬ 其中记载商船数量多不胜数ꎬ 大多满载香料、 草药和宝石ꎬ 形如小山ꎮ
唐代两部重要的医学典籍 «新修本草» 和 «本草拾遗» 就记载有很多异域药

品②ꎬ 其中必有阿拉伯药方ꎬ 因为在成书更早的 «酉阳杂俎» 中已有来自阿

拉伯和波斯的药用植物ꎬ 如乳香和莳萝ꎮ 同样ꎬ 唐玄宗时期郑虔编纂的 ７ 卷

本医学巨著 «胡本草» 和晚唐李珣所著的 «海药本草» 中都应该记录有很多

来自异域的草药与药材ꎮ③ 沈福伟就认为ꎬ «海药本草» 中可能会记录了一些

阿拉伯药方ꎬ 而李珣在开始写作这部鸿篇巨作前也应该研究过阿拉伯草药

学ꎮ④ 无论如何ꎬ 从唐代起ꎬ 很多阿拉伯草药 (如阿曼的乳香和血竭) 已经

成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李时珍所著的 «本草纲目» 为这一事实提供了

佐证ꎮ⑤

与此同时ꎬ 伊斯兰学者也学习并掌握了一些中医的草药和医学知识ꎮ 十

世纪伊斯兰药学家艾布􀅰曼苏尔在其著作 «植物药学» 中记录了白屈菜⑥的

药用特性ꎬ 指出其产自中国的甘肃地区ꎬ 用于治疗眼部炎症ꎮ 另一种阿拉伯

人常用的中国草药是月季ꎬ 伊本􀅰贝塔尔⑦将其称为 “古勒秦尼”⑧ꎮ 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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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ｅｎ Ｆｕｗｅ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６ꎻ [苏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中阿关系»ꎬ 南

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１９９５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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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１５５ － １５６􀆰
关于阿拉伯医学和草药的影响ꎬ Ｓｅｅ Ｓｈｅｎ Ｆｕｗｅ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９９ － ２０６ꎻ [苏丹] 加法尔􀅰卡

拉尔􀅰艾哈迈德: «中阿关系»ꎬ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１９９５ 年ꎻ [波斯] 拉施特主编: «史集» 第

二卷第一部分 «伊尔汗国 － 旭烈兀汗史»ꎬ 穆罕默德􀅰萨迪格􀅰纳夏埃特、 穆罕默德􀅰穆萨􀅰汗达维、
福阿德􀅰阿布杜􀅰穆阿推􀅰绥耶德译ꎬ 开罗: 阿拉伯古籍复兴出版社ꎬ 无出版年份ꎬ 第 １２４ 页ꎮ

关于阿曼草药对中医的贡献ꎬ 参见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著: «在华阿曼人的文化影响»
(阿文)ꎬ 马斯喀特: 阿曼国家教育文化与科学委员会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３６ ~ ３７ 页和第 ４７ 页ꎮ

别名山黄连ꎮ ———译者注

全名阿卜杜拉􀅰本􀅰艾哈迈德􀅰本􀅰贝塔尔 (１１９７—１２４８)ꎬ 中世纪伊斯兰药物学家、 植物学

家ꎬ 著有 «药食汇编» 等ꎮ ———译者注

波斯语的音译ꎬ 意为 “中国花”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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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原产于中国的葫芦巴也被纳入到阿拉伯草药学中ꎮ
而阿拉伯医学传入中国有可能是在名医拉齐①所生活的年代ꎮ 伊本􀅰纳迪

姆在 «目录» 有如下记载: “一个中国男人来到我 (拉齐) 这儿ꎬ 在我居住

的城里待了大约一年时间ꎮ 他只用了 ５ 个月就学会了读写阿拉伯语ꎬ 而且说

起话来雄辩流利ꎬ 写起字来行云流水ꎮ 他在离开的前一个月找到我说: ‘我快

要走了ꎬ 我想让人给我口述加里努斯②的 １６ 本书ꎬ 这样我就能记录下来ꎮ’ 我

回答说: ‘你的时间不够ꎬ 即使抄写一小部分也来不及ꎮ’ 但他说: ‘我希望您

能在剩下的日子里助我一臂之力ꎬ 用您最快的语速向我口述ꎬ 我会尽力跟

上ꎮ’ 于是我们找来了几个学生ꎬ 我们一起以快语速向他口述ꎬ 然而他写得竟

然比我们说得还快ꎮ 我们不相信他记下了所有的内容ꎬ 但当我们核对时ꎬ 才

发现他记得都准确无误ꎮ” 拉齐惊异于这位中国医生的速记能力ꎬ 于是他向拉

齐解释了所掌握的 “合并字” 书写方法ꎮ③ 但令人遗憾的是ꎬ 这位中国医生

抄录下来的医书已佚散ꎮ
总之ꎬ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不仅为今天双方的外交与商贸

往来奠定了基础ꎬ 也为中阿之间不可或缺的文化互鉴与交融奠定了基础ꎮ 其

中ꎬ 阿拉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为丝路文化带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ꎮ 他们

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工艺的先进水平ꎬ 传递了中国君主的积极形象ꎮ 阿拉伯人

与世界其他人民同为中国手工业和艺术的高度发达而叹为观止ꎬ 表达了他们

对丝绸和瓷器等中国工艺的赞赏ꎮ 而中国工艺此后将继续被阿拉伯人所模仿

和借鉴ꎮ

二　 宋代中阿丝路文化带的辉煌

经过唐朝和五代时期的发展ꎬ 文化带已深深根植于丝绸之路ꎮ 人文交往

促进了中阿商贸活动的繁盛ꎬ 也为此后几个世纪的双方往来奠定了基础ꎮ 得

益于这一文化带的存在ꎬ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宋代中国找到了发挥影响力的

立足点ꎬ 也让世界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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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克劳狄乌斯􀅰盖伦 (１２９—２００)ꎬ 古罗马医学家及哲学家ꎮ ———译者注

[阿拉伯] 伊本􀅰纳迪姆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３９２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一) “藩学” 与人文交流

自唐初前来中国居留并与中国人通婚的阿拉伯商旅ꎬ 经过数代的繁衍融

合ꎬ 到宋朝时他们的后裔已归化为中国人ꎮ 大多情况是: 其母是中国人ꎬ 其

父是阿拉伯人或具有阿拉伯血统的外族人ꎮ 他们在家中说着阿拉伯语ꎬ 履行

宗教功课ꎬ 在市场和学校中则讲中文ꎮ 随着这一群体的不断增多ꎬ 宋徽宗在

公元 １１１４ 年特地为 “在中国已经居住五世的番客” 颁布了继承法ꎬ 以解决他

们的财产继承问题ꎮ①

宋朝时期的阿拉伯人延续了祖辈为子女建立学校的传统ꎬ 希望后代能够

通晓中国文化ꎬ 融入中国社会ꎮ 这种专门设立的学校被称为 “藩学”ꎮ 有的阿

拉伯人因尊师重教而名留史册ꎬ 如在中国史籍中被称为辛押陁罗的阿拉伯富

商阿卜杜拉ꎬ 就曾购置大量田地为广州人民兴办学校ꎬ 推动了这座城市教育

事业的发展ꎮ②

根据中国史料记载ꎬ 宋朝时有一些阿拉伯学子参加了科举考试ꎮ③ 科举考

试对应试者的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有着极高的要求ꎬ 这充分证明了这些阿拉伯

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熟练掌握与深刻理解ꎮ 以一位在 «宋史» 中名为蒲希密

(其名字也许是易卜拉欣) 的阿拉伯富商为例ꎬ 在蒲希密呈交给皇帝的一封信

中ꎬ 他精湛的文学造诣一览无余ꎮ 这封信至今都被认为具有极高的文学价

值ꎮ④ 此外ꎬ 还有很多阿拉伯商人入朝为官ꎬ 政绩斐然ꎮ 比如ꎬ 一个中文名为

蒲寿庚的阿拉伯商人ꎬ 曾任泉州市舶司长达 ３０ 年之久ꎮ⑤

这一时期的阿拉伯文献中出现了若干与中国喀什有关系的阿拉伯学者ꎮ 例

如ꎬ 阿兹丁􀅰喀什加里􀅰哈乃斐既是一位优秀的伊玛目ꎬ 又是学者和教法学家ꎮ
他研习教法ꎬ 广收门生ꎬ 对哈乃斐教法学派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ꎮ⑥ 还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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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伊沙克􀅰喀什加里􀅰扎卡西􀅰哈乃斐ꎬ 是著名的教法学家、 宗教演说家

和文学家ꎮ① 这些伟大学者的祖籍都在今天中国新疆的喀什市ꎮ
(二) 风物与意象

宋朝时期ꎬ 中国与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航路众多且便于抵达ꎬ 中国人对阿

拉伯地区的了解不断加深ꎮ 在 «宋史» 中有专门记录阿拉伯人的章节ꎮ «诸蕃

志» 的作者赵汝适则在书中详细记录了阿拉伯半岛诸国的情况ꎬ 甚至对一些

内部道路都了如指掌ꎮ 例如ꎬ 若从麻啰拔 (马赫拉) 出发ꎬ 沿陆路向东北而

行ꎬ 途经奴发 (佐法尔)、 瓮蛮 (阿曼)、 白莲 (巴林) 经 １３０ 余法尔萨赫ꎬ
会抵达白达国 (巴格达)ꎻ 若从马赫拉出发向西北行ꎬ 途经施曷 (席赫尔)、
罗施美 (也门)ꎬ 经 ８０ 余法尔萨赫ꎬ 会到达麻嘉国 (麦加)ꎮ②

此书记录了很多阿拉伯半岛诸国的珍贵资料ꎬ 如关于麦加ꎬ 书中写道:
“自麻啰拔国西去ꎬ 陆行 ８０ 余程方到ꎻ 乃佛麻霞勿所生之处ꎮ” 同时ꎬ 这一段

史料还描述了朝觐活动ꎬ 以及克尔白天房幔帐和先知陵墓的情况ꎬ 如 “佛居

用五色玉甃成ꎮ 每岁遇佛忌辰ꎬ 大食诸国皆至瞻礼ꎬ 争持金银珠宝以施ꎬ 仍

用锦绮覆其居ꎮ 后有佛墓􀆺􀆺”③ꎮ 赵汝适的 «诸蕃志» 应是第一部明确提到

麦加的中国古代文献ꎬ 而 «唐书» 中只提到了麦地那、 先知穆罕默德和天房

的黑石ꎮ④ 此外ꎬ 苏哈尔也出现在 «诸蕃志» 中ꎬ 名为勿拔ꎮ 至于阿曼则载

曰: “瓮蛮国人物如勿拔国ꎬ 地主缠头ꎬ 缴缦不衣ꎬ 跣足ꎮ 奴仆则露首跣足ꎬ
缴缦蔽体ꎮ 食烧面饼、 羊肉、 并乳鱼菜ꎮ 土产千年枣甚多ꎮ 沿海出真珠ꎮ 山

畜牧马ꎬ 极蕃蔗ꎮ”⑤

赵汝适还记录了由阿拉伯半岛销往中国的最重要的产品———乳香ꎬ 又名

薰陆香ꎬ 并将米尔巴特、 苏哈尔和佐法尔称为 “乳香之地”ꎮ⑥ 在这一珍贵典

籍中还有关于索马里柏培拉、 巴格达、 巴士拉、 米尔巴特、 亚历山大等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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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Ｗ􀆰 Ｗ􀆰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 ꎬ Ｃｈａｕ Ｊｕ － Ｋｕａ: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ꎬ Ｅｎｔｉｔｌｅｄ Ｃｈｕ － Ｆａｎ － Ｃｈïꎬ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ｃ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Ｇｏｅ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１２５􀆰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Ｗ􀆰 Ｗ􀆰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 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１２４ － １２５􀆰 译文为 «诸蕃志» 原文ꎬ 转引

自张星烺编著: «中西交通史汇编» 第二册ꎬ 华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６４２ 页ꎮ ———译者注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Ｗ􀆰 Ｗ􀆰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 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１２４ － １２５􀆰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１３０ － １３３􀆰 译文为 «诸蕃志» 原文ꎬ 转引自张星烺编著: 前引书ꎬ 第 ６４３ 页ꎮ ———

译者注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Ｗ􀆰 Ｗ􀆰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 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１９５ －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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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ꎮ 开罗第一次在中国史料中被提及ꎬ 名为 “憩野”ꎮ① 实际上ꎬ «诸
蕃志» 的重要性不亚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 «道里邦国志»ꎬ 它是研究宋代

阿拉伯与中国贸易的重要参考文献ꎮ
阿拉伯学者也对两宋时期的中国倍加关注ꎬ 在这一时期阿拉伯地理和历

史学家撰写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中国的记载ꎮ 在伊本􀅰纳迪姆的 «目录» 中

提到了中国的疆域、 书法、 语言以及中国的墨水ꎮ 在谈及墨水时他引用了拉

齐的记述ꎬ “在刻有国王画像的木板上我看到一些东西ꎬ 尽管已经过了很长时

间ꎬ 但是上面的墨迹仍然存在ꎮ”② 穆格迪西③在其巨著 «诸国知识绝妙类属»
中的 “海洋与河流部分” 写道: “要知道ꎬ 我们只能在伊斯兰世界看到两片

海ꎬ 其中一个来自中国ꎬ 另一个则来自苏丹ꎬ 如果海水抵达伊斯兰王国时则

环绕阿拉伯半岛ꎮ” 当提到中国的海时ꎬ 他说: “中国的海在每月中旬左右便

会昼夜涨潮ꎬ 包括巴士拉群岛也是这样ꎮ” 在谈及中国物产时ꎬ 他写道: “珍
珠出自中国ꎬ 而珊瑚出自罗马ꎮ”④ 此外ꎬ 阿拉伯史料中还记录了一些经海路

前往中国经商的重要人物ꎬ 如伊本􀅰塔希尔⑤在其著作中提到的伊卜拉欣􀅰本

􀅰伊斯哈格􀅰随尼􀅰库非就是一例ꎮ⑥ 还有就是布祖尔克􀅰本􀅰沙赫尔耶里⑦

提到的名为阿卜哈拉的水手: “他旅行到印度后上了一艘中国商船ꎬ 成为一名

熟练的水手ꎬ 先后去过中国 ７ 次ꎮ”⑧ 宋朝时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也依然将苏

哈尔、 阿曼、 也门、 吉达等阿拉伯地区与中国联系在一起ꎮ
除了记述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物产外ꎬ 阿拉伯学者还描述了中国人的良好

品质与正面形象ꎮ 虽然一些阿拉伯学者对中国的叙述多引自前人著作ꎬ 但这

􀅰６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Ｗ􀆰 Ｗ􀆰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 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１０２ꎬ １２４ － １３５􀆰
[阿拉伯] 伊本􀅰纳迪姆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２５ 页和第 ４９０ 页ꎮ
全名穆罕默德􀅰本􀅰艾比伯克尔􀅰穆格迪西 (９４７—９９０)ꎬ 又名贝沙里ꎬ 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

家ꎮ ———译者注

[阿拉伯] 穆格迪西著: «诸国知识绝妙类属» (阿文)ꎬ 莱顿: 博瑞学术出版社ꎬ １９０６ 年版ꎬ
第 １０ 页ꎬ 第 １２ 页和第 １６ 页ꎮ

全名穆罕默德􀅰本􀅰塔希尔􀅰阿里􀅰本􀅰艾哈迈德􀅰沙巴尼􀅰麦格迪西 (１０５７—１１１３)ꎬ 又名

盖斯拉尼ꎬ 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ꎮ ———译者注

[阿拉伯] 伊本􀅰塔希尔著: «最适宜的惯例» (阿文)ꎬ 巴格达: 穆萨那出版社ꎬ １９６３ 年版ꎬ
第 ９２ 页ꎮ

全名布祖尔克􀅰本􀅰沙赫尔耶里􀅰纳黑德􀅰拉姆􀅰霍尔木基 (９００—９５０)ꎬ 波斯旅行家和航海

家ꎮ ———译者注

[波斯] 布祖尔克􀅰沙赫尔耶里著: «印度奇观之大陆、 海洋与岛屿» (阿文)ꎬ 莱顿: 博瑞学

术出版社ꎬ １８８３ 年版ꎬ 第 ６３ ~ 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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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国的积极形象已经深入人心ꎬ 形成传统代代相传ꎮ 例如ꎬ 赛阿利布①对

中国工匠高超技艺的刻画与前辈学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古至今ꎬ 中国

人都擅长制作精巧有趣的工艺品ꎬ 他们在雕塑人像、 镂刻和绘画方面具有很

高的天赋ꎮ”②

萨埃德􀅰安达卢斯③在他的社会哲学著作 «民族阶层» 中提到了中国人

民吃苦耐劳的特性ꎬ 他写道: “中国拥有最多的人口、 最豪华的王国ꎬ 以及最

宽敞的房屋ꎮ 他们的定居点从日线附近一直延伸到七大地区的北方ꎬ 而且幸

运的是ꎬ 他们的知识传授给了其他民族ꎮ” 由于精通实用的手工技艺和绘画技

能ꎬ “他们成为最能吃苦耐劳的人民ꎬ 能够忍受在追求精益求精的工作中所遭

遇的各种艰辛与苦难”ꎮ④

在艾布􀅰哈米德􀅰格拉纳提⑤的 «心灵精华与绝美精粹» 中ꎬ 中国人具

有公正廉洁和开放包容的优良品质ꎬ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ꎬ 当政者十分正

直清廉ꎮ 中国的人口比印度多很多倍ꎬ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只属于中国

人的珍宝ꎬ 如陶瓷和锦缎等等ꎮ 中国人像印度人一样崇拜神ꎬ 不吃动物或者

从动物身体里来的食物ꎬ 比如牛奶和蜂蜜ꎮ 除禁止穆斯林宰牛外ꎬ 其余事情

概无禁忌ꎮ 如果有人生病了ꎬ 会给他服用几日甘蔗ꎬ 以使其感到满足ꎮ 如果

有身携巨款的异乡人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去世ꎬ 他们不会谋求他的遗产ꎬ 也

不会索要他的财产、 子女和妻子ꎮ”⑥

(三) 清真寺与伊斯兰文化

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ꎬ 来华阿拉伯人开始修建清真寺ꎬ 伊斯兰建筑艺

术也自那时起对中国建筑产生了影响ꎮ 例如ꎬ 建于唐代的广州怀圣寺ꎬ 其圆

柱形的光塔和塔内旋形楼梯就为中国塔式建筑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启示ꎮ 宋

􀅰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全名阿卜杜勒马利克􀅰本􀅰穆罕默德􀅰本􀅰伊斯梅尔􀅰艾布􀅰曼苏尔􀅰塞阿利布 (９６１—
１０３７)ꎬ 生于波斯内沙布尔ꎬ 阿拉伯文学家ꎬ 以散文和诗歌见长ꎬ 编纂过多部文集和诗集ꎮ ———译者注

[阿拉伯] 塞阿利布著: «知识趣闻» (阿文)ꎬ 伊卜拉欣􀅰艾卜亚里和哈桑􀅰卡米勒􀅰绥尔非

校订ꎬ 开罗: 阿拉伯书籍复兴出版社ꎬ １９６５ 年版ꎬ 第 ２２０ ~ ２２１ 页ꎮ
全名艾布􀅰卡西姆􀅰萨埃德􀅰本􀅰艾哈迈德􀅰安达卢斯 (１０２９—１０６９)ꎬ 西班牙托莱多城伊斯

兰法官ꎬ 著有科学、 哲学和思想史等方面的多部著作ꎮ ———译者注

[阿拉伯] 萨埃德􀅰安达卢斯著: «民族阶层» (阿文)ꎬ 开罗: 幸福出版社ꎬ １９０６ 年版ꎬ 第１０ 页ꎮ
本名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希姆􀅰马兹尼􀅰盖斯 (１０８０—１１６９)ꎬ 又名艾布􀅰哈米德􀅰格

拉纳提ꎬ 中世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旅行家ꎮ ———译者注

[阿拉伯] 艾布􀅰哈米德􀅰格拉纳提著: «心灵精华与绝美精粹» (阿文)ꎬ 该部分内容由法国

东方学家基􀅰斐兰 (Ｇ􀅰Ｆｅｒｒａｎｄ) 译介ꎬ 刊登于 １９２５ 年 ７ 月出版的 «亚洲杂志» 上ꎬ 第 ４８ ~ 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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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时期ꎬ 随着伊斯兰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兴盛ꎬ 阿拉伯人相继修建了以泉州清

净寺和扬州仙鹤寺为代表的多座清真寺ꎮ① 在这一过程中ꎬ 阿拉伯伊斯兰建筑

艺术和理念不断传入中国ꎬ 对宋代中国砖石建筑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影

响ꎮ 特别是泉州清净寺的建造ꎬ 标志着阿拉伯砖石建筑工程学传入中国ꎮ 伊

斯兰门窗艺术样式也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在中国建筑上留下印记ꎬ 推动了中国

建筑艺术的多元化发展ꎮ②

很多宋代时期建造的清真寺都是当地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心ꎬ 而在北

京牛街清真寺中就有两座宋朝来华讲学的穆斯林学者的坟墓ꎮ 事实上ꎬ 宋代

穆斯林不仅可以建造清真寺ꎬ 他们的文化传统也得到了朝廷的尊重和保护ꎮ
宋朝政府还从在华穆斯林中选出一名法官ꎬ 允许其按伊斯兰传统管理穆斯林

的日常事务ꎮ 此外ꎬ 官方还允许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设立专门的衙门ꎬ 依照伊

斯兰教法处罚了一名触犯中国法律的阿拉伯商人ꎮ③

(四) 商品与科技融合

阿拉伯草药和处方在两宋享有盛誉ꎬ 得到了中国百姓的广泛认可ꎮ 公元

１２０８ 年至 １２２７ 年期间ꎬ 中国共进口了 １７ 种约几十吨的药材ꎮ 公元 １２２１ 年ꎬ
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以阿拉伯草药为主的药方ꎬ 如在 «太平惠民» 中就有 １０
种ꎮ 公元 １２２５ 年至 １２２７ 年期间ꎬ 此类药方增加到了 １７ 种ꎬ 从 １２４１ 年到 １２５２
年又进一步增加到 ２８ 种ꎮ④ 中国史料记载ꎬ 公元 ９８２ 年ꎬ 宋太宗下令进口 ３７
种 (也有史料记载为 ３８ 种) 阿拉伯药材ꎬ 在很短的时间内ꎬ 上百公斤的各类

药材就被送入皇宫ꎮ⑤ 此外ꎬ 阿拉伯人也向中国出口用来制药的沥青胶和硼

砂盐ꎮ⑥ 众所周知ꎬ 中国古代医学没有明确的科类划分ꎬ 也许是受到了阿拉

伯医学的影响ꎬ 中医在宋朝被分为了 ９ 个科类: 内科、 神经科、 儿科、 眼

科、 肿瘤科、 妇科、 咽喉科、 外科与针灸ꎮ⑦ 不仅如此ꎬ 阿拉伯人还向中国

人传授了从玫瑰中提取香水的蒸馏技法ꎮ 而在此之前ꎬ 中国人只是从花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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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清真寺的历史及作用ꎬ 参见李华英著: «中国的清真寺»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ꎮ
同上书ꎬ 第 ８２ ~ ８３ 页ꎮ
张广达: 前引文ꎬ 第 ７５５ 页ꎮ
冯今源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４２ ~ １４３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４２ 页ꎮ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Ｗ􀆰 Ｗ􀆰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 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 ２２ꎻ 张广达: 前引文ꎬ 第 ７６１ 页ꎮ
李振中: 前引文ꎬ 第 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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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露水ꎮ①

相应地ꎬ 中国工艺与技术也继续通过文化带传入阿拉伯ꎮ 宋朝时期ꎬ
埃及人开始对中国瓷器进行仿制ꎬ 福斯塔特古城就以仿宋彩瓷闻名ꎮ 而埃

及的萨德学校模仿宋瓷制作出了一种釉彩瓷器ꎮ 到马穆鲁克时期ꎬ 埃及对

中国瓷器的仿制规模进一步扩大ꎮ 公元 １１ 世纪ꎬ 埃及已经能够利用中国的

造纸技术量产纸张ꎬ 满足本地需求ꎮ 公元 １０４０ 年ꎬ 一位旅行家发现开罗的

商人们用纸来包裹蔬菜和香水ꎮ 中国的印刷术也在这一时期传到了埃及ꎬ
一些专家发现ꎬ 很多在公元 ９００ 年至 １３５０ 年期间出版的伊斯兰教经典都是

借助中国印刷术制作完成的ꎮ 而指南针在南宋时期传入阿拉伯具有非常重

大的意义ꎮ 郭应德认为此后阿拉伯人又将指南针于公元 １１８０ 年传到了欧

洲ꎮ 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最早开始使用指南针的是阿拉伯人而非中国人ꎬ 但

这种说法缺乏确凿的证据ꎮ 无论如何ꎬ 指南针都是中阿文化交流的重要成

果之一ꎮ
总之ꎬ 丝路文化带在宋代迎来了发展的高峰期ꎬ 其活动愈加活跃ꎬ 影响

也不断增强ꎬ 不仅书写了中阿文化交流史的辉煌篇章ꎬ 也推动了东西方文明

的互学互鉴ꎮ

三　 元代中阿丝路文化带的蓬勃活力

随着蒙古将领旭烈兀攻陷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ꎬ 中阿友好往来的辉煌

篇章在公元 １２５８ 年告一段落ꎮ 尽管蒙古人结束了中国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之

间长达数百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ꎬ 并把这些阿拉伯国家变成了其庞大帝

国的一部分ꎮ 但是ꎬ 蒙古人从被征服民族中也汲取了思想养分ꎬ 建立起一个

促进不同民族相互理解的大环境ꎮ 元朝时期ꎬ 中西方交通大开ꎬ 激发了中阿

人员和经贸交流的蓬勃活力ꎬ 呈现出繁荣态势ꎮ
(一) 民间游历、 通商与友好往来

元朝统治者继承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善待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传统ꎮ 著

名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称: “穆斯林商人有自己的聚居区、 清真寺和市

肆ꎮ 每个聚居区内都有自己的法官和教长ꎮ 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

􀅰９１􀅰

① 李振中: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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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得上中国ꎮ”① 阿拉伯地理学家们也延续了前人正面记述中国形象的传统ꎬ
如卡兹维尼②写道: “中国地大物博ꎬ 盛产五谷、 蔬菜、 瓜果、 甜糖ꎮ” “中国

的皇帝被描述为公正贤明的君主ꎮ”③ 艾布􀅰斐达④在谈到中国人的特点时指

出: “中国人在政治上有智慧、 公正ꎬ 且是心灵手巧的民族ꎮ”⑤

与此同时ꎬ 中国学者对阿拉伯人文地理情况的了解日益深入ꎮ 在元代著作

«西使记» 中可以发现一些有关天方 (麦加) 的资料ꎬ 如 “天方 (麦加) 位于

距哈里发国首都 ３００ 里的地方ꎬ 哈里发在天房内ꎬ 那里也是天使所在的天房ꎬ
葬有先知的祖父ꎮ 他们藏有很多圣书ꎬ 天房统治着它周围的几十个城市ꎮ” 而汪

大渊等中国旅行家则远赴阿拉伯半岛ꎬ 进行实地考察ꎮ 汪大渊在公元 １３２８ 年至

１３３４ 年期间游历了阿拉伯半岛ꎬ 于 １３４０ 年回到中国ꎮ 归国后ꎬ 汪大渊撰写了著

名的 «岛夷志略»ꎬ 记录了阿拉伯半岛、 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的情况ꎬ 以及他本

人游历麦加和麦地那的经历ꎮ⑥ 除中国旅行家外ꎬ 也有中国穆斯林为履行宗教

义务而前往阿拉伯半岛ꎮ 陈垣在 «元西域人华化考» 中介绍了一位中国穆斯

林诗人买闾ꎮ⑦ 买闾的祖父名为哈吉ꎬ 说明他早在元代早期就曾赴麦加朝觐ꎮ
元朝期间ꎬ 中阿之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ꎮ 也门亚丁港的重要性在元代

不断上升ꎬ 成为与中国开展贸易的枢纽和进口瓷器集散地ꎮ 夏姆斯丁􀅰本􀅰
阿卜杜拉⑧在其著作 «陆地与海洋奇观的世代精英» 中就写道: “亚丁港的存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阿拉伯] 伊本􀅰白图泰著: «伊本􀅰白图泰游记» (阿文) 第二卷ꎬ 艾哈迈德􀅰阿瓦马里和

穆罕默德􀅰嘉德校订ꎬ 开罗: 阿米尔宫出版社ꎬ １９３３ 年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全名宰克利亚􀅰本􀅰穆罕默德􀅰卡兹维尼 (１２０３—１２８３)ꎬ 中世纪医学家、 天文学家和地理学

家ꎮ ———译者注

[阿拉伯] 卡兹维尼著: «创世奇观» (阿文)ꎬ 贝鲁特: 萨迪尔出版社ꎻ 贝鲁特出版社ꎬ １９６０
年版ꎬ 第 ４６ 页和 ５４ 页ꎮ

全名艾布􀅰斐达􀅰伊斯马仪􀅰本􀅰阿里 (１２７３—１３３１)ꎬ 又名伊马德丁ꎬ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历

史、 地理学家ꎮ 著有 «人类史纲要» 和 «列国地域志» 等ꎮ ———译者注

[阿拉伯] 艾布􀅰斐达著: «人类史纲要» (阿文)ꎬ 开罗: 埃及侯赛尼出版社ꎬ 无出版年份ꎬ
第 ９２ 页ꎮ

Ｃｈｅｎ Ｄｅｚｈｉ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Ｙｕａｎ Ｄｙａｎｓｔ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４３３ － ４３４􀆰

Ｃｈ’ｅｎ Ｙüａｎ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ｅｎ Ｈｓｉｎｇ － ｈａｉ ａｎｄ Ｌ􀆰 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Ｇｏｏｄｒｉｃｈꎬ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 １９６６ (Ｐａｐｅｒ ｂａｃｋ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Ｎｅｔｔｅｔａｌ １９８９)ꎬ ｐｐ􀆰 １６４ － １６５􀆰

全名沙姆斯丁􀅰本􀅰阿卜杜拉􀅰穆罕默德􀅰艾布􀅰塔利卜􀅰安萨里􀅰苏非􀅰大马士基

(１２５６—１３２６)ꎬ 又名谢赫拉卜瓦ꎬ 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ꎬ 其著作是研究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参考资

料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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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中国、 印度、 科尔曼、 波斯和阿曼商船往来交易的前提ꎮ”①

(二) 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

中国、 阿拉伯和波斯的古代文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文化交融的丰富史

料ꎬ 也为我们展示了元代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生活状况以及丝路文化带的非凡

活力ꎬ 其中特别描绘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广大地区的传播盛况ꎮ
在这一时期ꎬ 有相当数量的蒙古人、 突厥人和其他一些中国民众皈依伊

斯兰教ꎮ② 在蒙古统治者中ꎬ 统御唐兀 (今天的宁夏) 之地的阿难答亲王在

军中传播伊斯兰教ꎬ 有超过 １５ 万官兵皈依了伊斯兰教ꎮ 在阿拉伯和穆斯林军

官的带领下ꎬ 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军人和平民皈依伊斯兰教的浪潮ꎮ③ 以阿拉伯

人和新穆斯林为主的军人、 技术人员和行政官员承担起了传教的重任ꎬ 将伊

斯兰宗教文化传播到他们所到之处ꎮ 从内蒙古到云南的广阔土地上ꎬ 数百座

清真寺拔地而起ꎮ 由此可见ꎬ 元代的清真寺已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集中于丝

绸之路的节点城市ꎬ 而是开始向内陆城乡延伸ꎮ
随着元朝经济步入繁荣ꎬ 中国与西亚的贸易往来日渐频繁ꎬ 阿拉伯人和

穆斯林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ꎮ 大量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进入中国ꎬ 甚至在元上

都忽必烈汗的宫城内建造了一座清真寺ꎮ④ 伊本􀅰白图泰在公元 １３４７ 年抵达

中国后发现ꎬ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中国广受尊重ꎬ 安居乐业ꎬ 阿拉伯伊斯兰

文化在中国呈现欣欣向荣之势ꎮ 于是ꎬ 伊本􀅰白图泰描绘了这一美好图景:
“在中国的每座城市ꎬ 都有一个穆斯林聚居区ꎮ 他们有专门的房屋ꎬ 也有可供

聚礼的清真寺ꎮ 绝大多数人都得到尊重和礼遇ꎮ”⑤ 伊本􀅰白图泰记述了他在

广州和泉州等地穆斯林聚居区的所见所闻ꎮ 每到一处ꎬ 他都受到了当地阿拉

伯人和穆斯林法官、 教长和富商们的热烈欢迎与款待ꎮ⑥ 伊本􀅰白图泰还特别

􀅰１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阿拉伯] 沙姆斯丁􀅰本􀅰阿卜杜拉著: «陆地与海洋奇观的世代精英» (阿文)ꎬ 圣彼得堡:
皇家书局ꎬ １８６５ 年版ꎬ 第 ２１６ 页ꎮ

Ｃｈ’ｅｎ Ｙü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１６４ － １６５ꎻ 或参见 [苏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中阿关

系»ꎬ 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 １９９５ 年ꎮ
关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元朝时期影响力的扩大ꎬ 参见冯今源著: 前引书ꎮ 另见 [苏

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蒙古统治下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研究» (阿文)ꎬ 载 «穆罕默德􀅰
本􀅰沙特伊斯兰大学学报» 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ꎮ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ｉｎ Ｊｏｈｎ Ｄ􀆰 Ｌａｎｇｌｏｉｓꎬ Ｊｒ􀆰 ｅｄ􀆰 ꎬ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 Ｒｕｌｅ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２７３􀆰

[阿拉伯] 伊本􀅰白图泰著: 前引书ꎬ 第 ２４８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２５３ ~ ２５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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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了他在杭州穆斯林社区停留 １５ 天的经历ꎮ① 伊本􀅰白图泰等阿拉伯学者

和旅行家所记录的在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情况ꎬ 对研究阿拉伯人华化史、
中国伊斯兰教发展史和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ꎮ

在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广泛传播的影响下ꎬ 至少在公元 １３１１ 年以前ꎬ 元

朝统治者就已经设立了专门处理伊斯兰事务的官方机构藩长司ꎮ 在 １３１２ ~
１３２８ 年期间ꎬ 元朝政府对该机构进行了重组ꎬ 并提供财政支持ꎮ② 此外ꎬ 根

据拉希德丁􀅰法德勒拉􀅰哈姆扎尼③在 «史集» 中的记载ꎬ 元朝皇帝颁布敕

令建立回回学校ꎬ 让穆斯林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并付诸实践ꎮ④ 在元朝政府的

许可与鼓励下ꎬ 阿拉伯人和其他各族穆斯林在全国范围内兴建回教学校ꎬ 其

中以建于真定 (今河北) 的一所回教学校最为著名ꎮ 这所学校除了教授伊斯

兰科学知识外ꎬ 还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ꎮ⑤ 公元 １２８９ 年ꎬ 元朝政府创立了

一所专门教授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书法的官方机构ꎻ⑥ 同年ꎬ 又为阿拉伯和其他

民族的青年穆斯林开办了回回学校ꎬ 并在 １３１４ 年扩大为回回国子监ꎮ⑦

(三) 中阿科学文化的交流

元代大量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来华定居ꎬ 不仅对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文化环

境产生了影响ꎬ 也促进了中阿双方在科学文化领域的交流与互鉴ꎮ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中国天文学领域的贡献最为突出ꎮ 早在宋朝时期ꎬ

就有来华阿拉伯人马依泽参与撰修中国历法ꎮ⑧ 星期日制也是由阿拉伯天文学

家引入中国的ꎮ⑨ 元朝时期ꎬ 阿拉伯和穆斯林天文学家又将伊斯兰天文学的诸

多知识及产品带入中国ꎮ 公元 １２６７ 年ꎬ 著名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来到中国ꎬ 随

他一起而来的还有浑天仪、 天球仪和地球仪等 ７ 个用于观测星象的天文仪器ꎮ
扎马鲁丁依据伊斯兰历法为中国人编制了一套历法ꎬ 名曰 «万年历»ꎮ 扎马鲁

丁还将埃及法蒂玛王朝天文学家伊本􀅰尤努斯编制的 «哈基姆星表» 介绍到

了中国ꎬ 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名为 “万能仪 (星表)” 的天文工具ꎮ 中国天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阿拉伯] 伊本􀅰白图泰著: 前引书ꎬ 第 ２５８ ~ ２５９ 页ꎮ
冯今源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８ 页ꎮ
即拉施特 (１２４７—１３１８)ꎬ 历史学家ꎬ 伊儿汗国丞相ꎬ 主持编撰 «史集»ꎮ ———译者注

[波斯] 拉施特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１２４ 页ꎮ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２７３ － ２７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８６􀆰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８５ꎻ Ｃｈ’ｅｎ Ｙü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１１􀆰
[伊拉克] 哈迪􀅰阿莱维著: 前引书ꎬ 第 ３０２ 页ꎮ
同上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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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郭守敬正是借助伊斯兰天文学的测量和计算方法成功编制了 «授时

历»ꎮ 在元代北京天文台的 ２４２ 册藏书中有 ２６ 本是阿拉伯文书籍ꎮ① 从 １３ 世

纪中叶起ꎬ 伊斯兰历法就成为编制中国历法的重要参考ꎬ 一直持续了 ４００ 年

左右ꎮ② 可以说ꎬ 伊斯兰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ꎮ 而中

国人也参与到了伊斯兰天文学的研究工作中ꎮ 公元 １２７１ 年ꎬ 忽必烈设立了一

个由阿拉伯和穆斯林天文学家与中国天文学家共同主持的伊斯兰天文学研究

机构ꎮ 而哈迪􀅰阿莱维则指出ꎬ 在阿拉伯古籍中记载有一位中国天文学家ꎬ
他曾与纳西尔丁􀅰图西③一同在旭烈兀汗资助建造的马拉盖天文台工作ꎮ 这位

中国天文学家的名字在阿拉伯史料中被记载ꎬ④ 他为伊斯兰天文学的发展贡献

了中国智慧ꎮ
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ꎬ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学者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ꎬ

他们将先进的数学知识和计算方法引入中国ꎬ 为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启

示与帮助ꎮ 郭守敬就从阿拉伯人发明的弧矢割圆术中受益良多ꎮ 在整个元代ꎬ
有 １５ 部阿拉伯文数学著作传入中国ꎬ 其中就有 «几何原本» 这样的经典之

作ꎮ 很多阿拉伯地理典籍也被带到了中国ꎬ 增进了中国地理学家对中亚和中

东的了解ꎬ 推动了中国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发展ꎮ⑤ 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制的

«舆地图» 就参考了很多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资料ꎮ⑥

在医学领域ꎬ 阿拉伯和穆斯林学者也作出了重要贡献ꎬ 促进了中阿医学

的交流与发展ꎮ 公元 １２４６ 年ꎬ 一个叫尔萨⑦的叙利亚占星家来到中国觐见了

蒙古皇太后唆鲁禾帖尼ꎮ 这位通晓多门亚洲语言的学者不仅擅长天文学ꎬ 还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今源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３１ ~ １４１ 页ꎮ 关于穆斯林在天文学领域的贡献ꎬ 参见杨志玖著: «元
朝回族史稿»ꎬ 南开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２９１ ~ ３００ 页ꎮ

Ｂａｉ Ｓｈｏｕｙｉ ｅｄ􀆰 ꎬ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３２４ꎻ 哈

迪􀅰阿莱维: «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关系史»ꎬ 载 «文化维度» １９９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２ 页ꎻ 白寿彝:
«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上的贡献»ꎬ 辑自 «文化丛书»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版ꎬ 第 １０４ ~ １０５ 页ꎮ

全名穆罕默德􀅰本􀅰穆罕默德􀅰本􀅰哈桑􀅰图西 (１２０１—１２７４)ꎬ 又名纳西尔丁􀅰图西ꎬ 十三

世纪波斯天文学家、 数学家和哲学家ꎮ ———译者注

[伊拉克] 哈迪􀅰阿莱维著: 前引书ꎬ 第 ３０２ 页ꎮ 受不同抄本的影响ꎬ 这位中国天文学家的名

字在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有多种写法ꎮ 中国学者根据这些写法将其音译为傅穆斋、 傅孟吉、 包蛮

子或屠密迟ꎮ ———译者注

冯今源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３６ ~ １３８ 页ꎮ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 ２７３􀆰
即元代天文学家、 医学家爱薛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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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医学ꎬ 翻译了多部医学典籍ꎮ① 元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阿拉伯伊斯兰医学ꎮ
公元 １２７０ 年ꎬ 忽必烈下令在元大都和上都建立回回药局ꎬ 为达官显贵治病疗

伤ꎬ 还在蒙古地区设立了伊斯兰草药局ꎮ② 阿拉伯药材也在这一时期继续进入

中国ꎮ 根据元代史籍中的记载ꎬ 有 １３ 种草药进口自阿拉伯地区ꎮ③ 元朝灭亡

后ꎬ 有人在元大都宫廷内找到了 ３６ 部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典籍ꎮ④ 与此同时ꎬ
中国人不仅受益于阿拉伯伊斯兰医学ꎬ 也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传授了中国传

统医学ꎮ 例如ꎬ 拉施特在 «史集» 后部的总索引中就记录了中国医学典籍在

阿拉伯和波斯的传播: “这些书此前已散佚ꎬ 我们颇费了一番功夫才找到副

本ꎬ 将其从汉语翻译成波斯语ꎬ 然后再译为阿拉伯语ꎮ” 这 ４ 本书是: «中国

脉学的理论与实践» «我们正在使用及未使用的草药学» «从脉学和方剂两部

分介绍中国的药学» 和 «中国的政治典章和礼仪»ꎮ⑤

在建筑学领域ꎬ 杰出的穆斯林建筑家也黑迭儿⑥设计建造了元大都ꎬ 这是

一项伟大的成就ꎮ 然而ꎬ 在 «元史» 中却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位建筑大师的记

载ꎬ 只能在其他文献和纪念其子马合马沙的石碑上找到关于他生平事迹的记

载ꎮ 根据碑文上的记载ꎬ 也黑迭儿的祖先为唐朝大食人ꎮ 元世祖忽必烈登基

后ꎬ 委任也黑迭儿掌管茶迭儿局总管府ꎬ 负责建造元大都ꎮ⑦ 也黑迭儿不仅设

计了气势磅礴的宫殿与恢宏华丽的皇家厅堂、 寺院和庙宇ꎬ 还规划了城墙、
宫门、 都城内的通衢及居民区ꎮ 宫城内的建筑布局尤为精妙ꎬ 大到官署、 宫

阙ꎬ 小到储藏室和仆人居所一应俱全ꎬ 浑然一体ꎮ⑧ 建筑设计的亮点之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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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达: 前引文ꎬ 第 ７７９ 页ꎮ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２８４􀆰
冯今源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４３ 页ꎮ
Ｍｏｒｒｉｓ Ｒｏｓｓａｂｉ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 ２８４􀆰
[波斯] 拉施特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１７２ 页ꎮ
笔者认为ꎬ 这位阿拉伯穆斯林建筑大师的本名应为叶海亚􀅰塔希尔ꎬ 很多中国学者和研究人

员都使用了错误的音译名ꎮ 根据笔者的调查ꎬ 在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的 «中国建设» 杂志上ꎬ 刊登了中国学者

Ｆｅｎｇ Ｃｈｉｎａ － Ｓｈｅｎｇ 所著论文的阿译版ꎮ 文中将这位建筑大师的阿文名字写为 “伊赫提亚尔丁”ꎮ 很多

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都使用了该音译名ꎮ 这位建筑大师的中文名字在其子马合马沙的墓碑上被写为

“也黑迭儿”ꎬ 陈源据此英译为 Ｙｅｈ － Ｈｅｉ － Ｔｉｅｈ － ｅｒｈꎮ 但根据笔者对中文文献的理解ꎬ 与 “也黑迭儿”
对应的阿拉伯名字应该是叶海亚􀅰塔希尔ꎮ 该名字不仅在发音上更接近也黑迭儿ꎬ 也符合阿拉伯人的

命名习惯ꎬ 与也黑迭儿是阿拉伯人后裔的史实是相一致ꎮ 而无论是 “伊赫提亚尔丁” 还是 “毕赫提亚

尔丁”ꎬ 都是伊朗和中亚穆斯林的名字ꎬ 极少在阿拉伯人中使用ꎮ Ｓｅｅ Ｃｈ’ ｅｎ Ｙü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２１８ －
２４９􀆰

Ｃｈ’ｅｎ Ｙü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ｐ􀆰 ２１７ － ２２０􀆰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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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贯穿城市的中轴线ꎬ 足见设计者之匠心ꎮ 也黑迭儿于 １２８５ 年参与建造的元

大都与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北京城面积相当ꎬ 是如今北京城的

基础ꎮ 也黑迭儿当年设计规划的宽敞街巷保留至今ꎮ 东单大街、 西单大街、
东四大街、 西四大街、 东直门大街、 鼓楼西大街、 朝阳门内大街􀆺􀆺这些街

道在元大都时便已存在ꎬ 只不过街名略有不同而已ꎮ①

元代中国瓷器不断销往大马士革、 巴格达、 伊朗和土耳其等地ꎬ 并在马

穆鲁克王朝治下的埃及被大规模仿制ꎮ② 自唐宋时期传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也

在埃及蓬勃发展ꎮ 这一时期中阿技术交流的活跃不仅得益于频繁的商业往来ꎬ
也与蒙古人初期的征服活动有关ꎮ 蒙古人在驱使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工匠和学

者前来中国的同时ꎬ 也将大量中国工匠和技师带到了伊拉克ꎮ 这些人中有制

造云梯和工程机械的能工巧匠ꎬ 帮助蒙古军队攀越城墙ꎬ 攻克巍峨的堡垒ꎮ③

蒙古人的军事活动间接为中阿生产技术的交流与互动奠定了基础ꎮ
除了被蒙古军队裹挟而来外ꎬ 也有很多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在形势稳定

后主动来华的ꎮ 这些人的到来无疑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ꎬ
然而ꎬ 他们及其后代与唐宋时期来华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一样ꎬ 在与儒家文

明的对话和交流中实现了文化交融与民族融合ꎬ 最终归化为中国人ꎬ 有些甚

至成为著名的儒学家、 诗人和学者ꎮ 比如ꎬ 河南回回炮手总管勖实带就非常

崇尚儒学ꎬ 他耗时十年建立书院ꎬ 传播儒家思想ꎮ 他的儿子木音帖木儿则建

造藏书阁ꎬ 专门收藏经史子集ꎮ④ 在中国文学领域ꎬ 一些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ꎬ 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ꎬ 如萨都剌、 丁鹤年、
别里沙、 鲁至道、 吉雅谟丁、 买闾等ꎬ 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萨都剌ꎮ 中国史

书有载ꎬ 萨都刺生长在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ꎮ 诗人毛晋称他为 “以北方之

裔而入中华ꎬ 日弄柔翰ꎬ 遂成南国名家”ꎬ 认为萨都刺的诗歌清丽俊逸ꎬ 风格

独特ꎬ 与众不同ꎮ⑤ 萨都刺著作颇丰ꎬ 其中一部 «雁门集» 流传至今ꎬ 脍炙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刘俊文著: «古老而现代的中国大都市———北京»ꎬ 穆罕默德􀅰阿布贾德译ꎬ 外文出版

社ꎬ １９８８ 年版ꎬ 第 ７ 页ꎮ
[阿拉伯] 宰齐􀅰穆罕默德􀅰哈桑著: «法蒂玛人的宝藏» (阿文)ꎬ 埃及图书出版社ꎬ １９３７

年版ꎬ 第 １８２ 页ꎮ
Ｇａｆａｒ Ｋａｒａｒ Ａｈｍｅｄꎬ “Ｓｉｎｏ Ａｒａｂ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６１８ － ９０７ Ａ􀆰 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ａ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３４６ － ３５４􀆰
Ｃｈ’ｅｎ Ｙü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 ６３􀆰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５０ －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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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①ꎮ 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穆斯林诗人丁鹤年为元末诗坛巨擘ꎬ 他潜心钻研

儒家学说多年ꎬ 所创作的诗歌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ꎬ 诗风高古ꎬ 不拘一

格ꎮ② 此外ꎬ 既是官员又是历史学家的阿拉伯人赡思在科学和文化领域都做出

了卓越贡献ꎮ 他邃于 «经»ꎬ 而 «易» 学尤深ꎬ 编撰了 １２ 本涉及儒家、 道家、
星象、 地理、 历史和水利的著作ꎬ 如 «河防通议» «西国图经» 和 «西域异

人传» 等ꎮ③

以上是元代中阿文化与人文交流的一些重要成就ꎬ 诸如此类的文化互动

与交流至少持续到 １３６８ 年ꎮ 当朱元璋消灭蒙元政权建立明朝后ꎬ 随着亚洲各

蒙古政权的崩溃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ꎬ 陆上丝绸之路基本停滞ꎬ 海上丝

绸之路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主要渠道ꎮ 而明清逐渐加力的海禁政策ꎬ 使丝绸之

路由盛转衰ꎬ 中阿文化交流出现转折ꎬ 文化带逐渐归于沉寂ꎮ

四　 结语

综上ꎬ 阿拉伯与中国不仅建立了一条丝路经济带ꎬ 还构建了一条富有多

彩活力的文化带ꎮ 这条文化带在唐朝步入兴盛ꎬ 于两宋达到巅峰ꎬ 在元代继

续保持蓬勃活力ꎮ 紧随中阿商旅和外交使节ꎬ 学者、 诗人、 医生、 艺术家、
工匠技师、 传教士等纷纷加入到建设这条文化丝路的队伍中ꎮ 这些建设者们

拥有惊人的文化理解能力与人文精神ꎮ 他们尊重差异ꎬ 包容多样ꎬ 在文化带

上传播着宗教、 哲学、 音乐、 诗歌、 草药ꎬ 体现着人类团结合作的精神ꎮ 丝

路文化带及其所倡导的理念ꎬ 不仅促进了 “一带一路” 沿线的经贸往来与商

业繁荣ꎬ 也为沿线人民的相互了解与民心相通奠定了基石ꎮ 中阿文化交流借

助丝路文化带取得的丰硕成果泽被世人ꎬ 影响深远ꎮ 东西方文明通过丝路文

化带互学互鉴ꎬ 实现了文明对话与和谐共生ꎮ
本文基于中阿古代典籍文献揭示了持续数个世纪的丝路文化带的繁荣发

展和中阿文化交流盛况ꎮ 而在文献研究之外ꎬ 考古挖掘也成为丝路文化带上

有力的文化交流佐证ꎮ 在也门亚丁ꎬ 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ꎬ
其中一些瓷器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 １３ 至 １６ 世纪ꎮ 在阿曼古都苏哈尔出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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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 Ｙü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ꎬ ｐ􀆰 １５０ － １５１􀆰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１０􀆰
«元史» 卷一九○ «瞻思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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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唐代瓷器ꎬ 以及一个小型琉璃瓶和黑色双人像托举的莲花坐佛像ꎮ① 此

外ꎬ 还发掘出了一些公元 １４ 至 １５ 世纪时期的中国商品ꎮ 在首都马斯喀特博

物馆中ꎬ 藏有大量中国古代陶瓷器皿和一些罕见的元代蓝色瓷片ꎮ 在巴林城

堡和阿联酋朱帕尔等遗址中ꎬ 考古学家们也发现了公元 １４ 世纪至 １５ 世纪的

中国瓷器及大量残片ꎮ② 沙特阿拉伯学者阿里􀅰本􀅰易卜拉欣􀅰乌巴指出ꎬ 在

沙特西部红海沿岸地区ꎬ 各式各样的中国瓷器在阿尔贾尔、 胡拉、 欧维尼德、
阿斯拉、 塞林和沙拉伽等古代港口遗址中被挖掘出来ꎮ③ 在沙特东部省哈萨地

区的欧盖尔港、 利雅得附近的阿尔卡吉、 麦地那附近的里卜宰、 盖西姆省的

德里、 欧拉地区的马布亚特ꎬ 以及塔布克省的拜德阿和拜达也发现了中国瓷

器残片ꎬ 大部分可追溯到唐宋时期ꎮ 除阿拉伯半岛外ꎬ 埃及、 索马里、 苏丹、
伊拉克等国也都发现了中国瓷器的身影ꎮ④ 中国古代货币在阿拉伯国家也多有

发现ꎮ 人们在阿联酋哈伊马角发现了公元 ８ 世纪的中国钱币ꎬ⑤ 在沙特东部盖

提夫发现了公元 ９９８ ~ １０９７ 年期间的稀有钱币ꎮ⑥ 从巴士拉到亚丁再到苏丹东

海岸的萨瓦金和阿伊扎布ꎬ 考古学家们除瓷器外也找到了许多宋代钱币残片ꎮ
这些考古发现无不印证了文化带上的两个友邦———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绵延数

世纪的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与文化往来ꎮ
古丝路文化带的深厚底蕴与丰富遗产ꎬ 为当代阿拉伯与中国之间的文化

交流和文明对话奠定了基础ꎮ “一带一路” 的建设者们应充分重视新丝路文化

带的建设ꎬ 深化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人文交流ꎮ 历史经验证明ꎬ 文化带的建

立必会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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